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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  藤（1951化工）

对清华解放前后的一些回忆

我是1946年夏天在重庆中央大学附中

毕业的，时年16岁。毕业那一年正好是我

国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第一个全国高校入

学考试年，我从重庆复员回到老家江苏参

加考试。这次考试，是竞争很激烈的，因

为包括全国各个地方，不管是在日本人控

制区，还是在蒋介石政府控制的地方，全

国高校都在这个夏天进行考试。当时我还

有些紧张，考了不少个学校。那时的学校

都自行招生，我也考取了好几个不同地区

的学校， 后决定念上海交通大学。一个

原因是当时上海交大的工科在全国是很有

名的，有个学生中的说法是南方进上海交

大，北方进清华，学工科 好，我当时还

怀抱着一种“工业救国”的思想进大学学

习，所以愿意在清华或者是交大里面选一

个；另一个原因就是我家在苏南，离上海

比较近。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不久，蒋介石

就撕毁了《停战协议》，全面地发动内

战，在这种情况下，交通非常困难，由

江浙一带到华北去只能坐海船，经天津

转乘火车，家里面也希望我就近入学比

较放心。

这一年，国民党反动统治越来越失去

人心，特别是城市里面的学生运动高涨，

开辟了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这个

时候我正好在交大这个上海学生运动的

中枢念书，就是从1946年底的抗暴反美扶

日到1947年著名的“5•20”反内战、反迫

害、反饥饿运动，我积极参加了也受到了

很大的教育，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政府

应该说是彻底失望了。在交大念了一年以

后，为什么要决定重新投考清华呢？这有

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我当时已经有

了政治上的进步要求，在学生运动中也受

到了一些锻炼，更加向往清华这个被称为

小解放区的学生运动“堡垒”。第二个，

也是由于家庭经济问题，因为我的父母都

是所谓的公教人员，我家也没有其他的收

入，在40年代后期蒋管区的经济非常混

乱，通货膨胀十分厉害，依靠这点工薪供

我读大学、妹妹上中学，家庭的经济压力

太大，所以我就跟家里商量好了，如果我

能考上清华的奖学金，就转学北上。因为

我在交大受了一年比较严格的数理化基础

课程训练，就比较顺利地考上了清华奖学

金。那一年从交大转清华的一共有18个

人，大部分是由于向往清华的学生运动氛

围，如何祚庥，王金凤（蒋励君）等。

到了清华以后，一方面因为清华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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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学生社团比较多，活动比较多样，很吸

引进步学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在交大

毕竟读过一年级的工科课程，因而学得

很轻松，不花什么力气，考试成绩就不太

差，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积极参加了多种进

步学生活动。

首先，我喜欢唱歌，小学的时候就参

加过童声合唱团，唱抗日歌曲，而“清华

大家唱”是一个活跃的进步音乐活动团

体，我很快就参加了“大家唱”。再就

是，我喜欢读书，喜欢文学，特别是19世

纪后半叶俄罗斯的小说，屠格涅夫、托尔

斯泰、别林斯基对我影响很大。我深受

“民粹派”思想的影响，总觉得应该为穷

苦的老百姓做一点事情，这样我就参加了

“识字班”，到清华附近的保福寺农村

里，教那些上不起学或者失学的孩子念小

学的课程，在这些活动中接触了中国社会

实际，接触了进步的同学和进步的社会政

治思想，得到了一些锻炼和帮助。对我帮

助 大的是我参加了“戈壁草”读书会。

这个读书会是以学习马列主义书籍和了解

解放区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情况为

主要内容的小团体，像当时有两本很著名

的书《方生未死之间》和《冀东行》，读

后增加了对解放区情况的了解，同时也学

习一些毛主席的著作，像《新民主主义

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以

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籍《大众哲

学》、《政治经济学》（列昂节夫著）等

等。这个读书会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

主青年同盟”的同学作为骨干组成的，目

的就是通过学习来培养一批学生运动的骨

干，培养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学生。我

当时的思想应该说是比较杂乱的，因为我

这个人从小就喜欢看书， 喜欢中国的传

统哲学。高中时读过郭沫若的《十批判

书》，我十分欣赏，特别是对春秋战国时

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我非常

向往。所以读了一些中国古典哲学的书，

我特别喜欢那些文艺水平比较高的著作，

像《孟子》、《庄子》、《韩非子》等我

都下了一点功夫去学习。我的思想，既有

儒家的影响，也有法家的、道家的影响，

特别是古代优秀知识分子那种“达则兼济

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对我

影响是比较深的。

此外，来清华前还不知道马克思主

义，但对西方民主主义的著作则很感兴

趣，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科学思想，还

有人本主义的思想，对我有一些影响，尤

其是法国大革命以后广为传播的“自由、

民主、平等、博爱”等思想让我备加向

往。尽管当时我年龄比较小，到清华时才

17岁，向老大哥们学习时，经常提出很多

问题跟他们辩论，那些同志都很耐心地给

我帮助。杨坤泉和张天泰两位同学对我思

想理论上的帮助是很大的，他们非常耐心

地帮我分析我的观点为什么不对，为什么

应该学习马列主义，为什么应该学习毛主

席的著作。这段时期学生运动非常蓬勃，

我一般也是积极参加的，而且往往是站在

激烈、 左的一边。这时王浒和李崇桂

两位同学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给我以引导，

使我在学生运动中间得到政治上的锻炼，

并提高了组织觉悟。

1948年4月，经过李崇桂介绍，党的

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吸收我参加了

组织，并先后担任了物理系一个民青小组

的组长。到了1948年秋天9月份开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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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青年同盟”领导我、负责联系我工

作的谢启民同学问我，你是不是愿意加入

中国共产党？经过认真考虑，我表示希望

能够参加党的组织，甚至放弃学业做一个

职业革命者。他说会给你向上反映，但是

很快谢启民同学就到解放区去了。此后，

民青组织换来联系我的正好是我同班同学

骆正瑜。过不多久，他就跟我说组织上已

经批准我的入党要求，我在骆正瑜的安排

下宣誓，入党以后的第一任党小组长是艾

知生同志。因为地下党是单线联系，一般

都是两三个人组成党小组，其他的人不允

许横向联系，所以我入党后的第一个党

小组是艾知生、骆正瑜和我三人。到了

10 月底，我很想到解放区去受一点锻炼

和训练，当时组织上也曾经考虑过，同意

并由组织上安排让我和何祚庥一起去解放

区。我也做了各种准备，身份证什么都弄

好了，但突然得到北平市委的通知，说形

势发展很快，可能北平不久会解放，那些

还不是很暴露的地下党员就留下不要去解

放区了，在北平迎接解放。此时，我已由

组织上安排，离开社团活动回到化工系，

负责我们班和我们系1948届的新生中“民

青”支部工作，并在化工系组织读书会，

吸收积极分子参加，带动全班同学积极参

加学生运动，在游行示威时担任宣传和保

卫。此外我还曾按照组织上的布置，到学

运中相对滞后的北京朝阳学院等校去发动

和组织学生参加学运。 

总之，在来清华后我积极参加学运，

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清理各

种错误思想的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确立

了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终于在党的领

导下，参加了革命工作，担当起组织上交

给我的各种任务。

平津战役开始，形势急转直下，到了

1948年的年底，解放军把清华和燕京这一

地区提前解放了，我们比北平城内要早解

放40天。那时解放军驻扎在红山口、颐

和园一线，城里还是蒋介石军队控制着，

清华、燕京是一个真空地带。当时的情况

比较复杂，组织上交给我的第一项重任是

负责组织清华大学的治安保卫委员会，也

叫巡防委员会，来维持清华的治安工作，

另一个负责人是林宗棠同志。在40天时间

里，我们把同学组织起来，昼夜在学校巡

逻，并保卫学校的重要部门：系馆和宿

舍。当时我所在的化工系二年级这个班的

同学中地下党员和“民青”人数较多，比

例较高，进步力量比较强。就把我们班的

同学调到了女生宿舍静斋里面的食堂住

下，负责保卫静斋的安全。其他各班的学

生，有的负责系馆的保卫，有的负责要害

部门的安全，这个工作干了40天，总算完

成了任务。

在这40天里还有一个对我来说印象很

深的事情是：当时颐和园和青龙桥这一带

已经解放了，北平市委、地下党组织了两

次活动，一次是把地下党员骨干集中起

来，在颐和园小学培训了三天，学习毛主

席的讲话和入城的有关政策。第二次范围

更大一点，就是清华、燕京、西郊这一带

的党员集中在清华农学院，就在颐和园的

对面，由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彭真同志来

给我们作了一次演讲。荣高棠同志是当时

负责学生运动的领导，也在这两次活动里

面给我们作了讲话。听了之后，觉得他们

水平很高，讲的形势非常透彻，政策也讲

得很清楚。地下党员都是分散的，过去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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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都是单线联系，互相之间不能横向交

流。尽管我们班上从表现看，有几个人可

能是党员，但是不允许横向联系，这次终

于横向沟通了，因而印象非常深刻。

解放初期，地下党曾经在北京大学四

院，就是现在新文化街那儿，开了一个全

北平市的地下党员大会，那整个楼上下，

整个大礼堂有千把人吧，大家在一起相

聚，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北平市解放以后，一面组织同学们学

习了形势政策，一面就派我们到城里来进

行宣传。我当时是负责朝阳区（那个时候

叫三区）的宣传工作，重点是到各个中

学对师生进行宣传和教育。经过这段工作

我觉得自己也受到比较全面的锻炼。到了

1949年暑假，全市又组织了学校党员的

“党训班”，把党员集中起来培训，但是

这一次没有让我去参加培训，而把我调到

了北京市总工会，做工人的文教工作，宣

传社会发展史、劳动创造世界等，我负责

城区内的工厂如兵工厂、被服厂、电车公

司、印刷厂等，还有环卫工人。在这段时

间跟工人有比较多的接触，特别是当时我

跟两个厂的关系比较好，一个是电车公

司，一个是白纸坊的印刷厂，即今人民印

刷厂。在这些厂里面有工人地下党，我们

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效果就比较好。我以

为当时可能要调到北京市工会工作了，但

是到了下一个学期暑假开学以后，市委规

定，所有学理工的学生还是回到大学念

书，因为解放了我们管理工业、建设需要

学理工的人才，学习文法的就留下来在各

个岗位做市政建设工作了。这样我又回到

了清华。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水利系1961届毕

业已经快五十个年头了。1956年夏，当我

提着行装进入二校门，在教学楼、大礼

堂、清华学堂附近展现的各种大幅标语，

至今仍历历在目。其中那条“为祖国健康

地工作五十年”始终激励着我。今天，

我可以响亮地说：“我做到了！”遵循

母校的教育和培养，我经历了一个有价

值的人生。

我出生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一

年，亲身经历了抗战从节节败退转为 后

的胜利，从国民党日益腐败到旧中国的瓦

解，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百废待兴到改革

开放以来，国家欣欣向荣日益强盛这一段

段历史进程。1955年，我国进行第一个五

年计划的时候，黄河流域规划经中央人民

政府政务院（即现国务院）批准，公布于

世了，它给黄河描绘出了一幅美丽的远

景。多灾多难的黄河将变成几十个梯级电

站，一串串人工湖泊，从源头到出海口，

在五千多公里长的河道中温顺地、静静地

流淌着，将为两岸人民带来巨大的效益。

进入高三，在考虑今后志愿的我被陶醉

了，在作文《我的志愿》中，我表达了为

我 的 江 河 情
○吴  熹（1961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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